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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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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月洒下一片清辉，疏疏落落的斜影映在
纱窗上别样好看。怀中的女儿迷糊地指着窗
外的月亮伸出手去：“妈妈，如果我手够长，是
不是就能摸到月亮婆婆了呀？月亮婆婆会记
得我吗？”我笑着安抚着小月龄的女儿，给她
讲着月亮上的故事，她缓缓睡去。

童年我家住在村里，屋前有好大一片空
地，闲不住的母亲在空地上为我搭建了一个
属于我的乐园——废弃的木板做成秋千架，
旁边稻草累成草垛，小狗在一旁欢快地叫着，
真好。晚饭后，我的心便野了，我磨蹭在母亲
身边，帮她一起洗碗、搞卫生，待她干完家务，
便扯着她到院子里陪我玩耍。柔和的月光洒
在母亲身上，显得她格外温柔，而我在光影下
跳皮筋、淘气地跑来跑去，母亲笑着看着我。
等夜渐渐深了，我便躺在草垛上、依偎在母亲
怀里，听母亲讲她小时的趣事，往往乐得我连
连大笑。那时的月光，是无忧无虑的。

渐渐长大，功课颇多，每每被母亲押着在房
间里用功，闷得我透不过气来。那个年代，我能
有自己的一方书桌已是来之不易，不少同学只
能在饭桌上将就，我明白母亲的辛苦，只是心中
难免不忿。我不知该和谁讲，月亮便成了我最
好的倾诉对象。我和她细细说着母亲的辛劳、
我的烦恼、学校里的各种见闻，也讲着我对未来

的希冀和对小男生的情窦初开。我红着脸，月
亮却丝毫没有笑话我，她只温温柔柔地指引我、
安抚我，将我融化在那片月海中。

好多年后，我离开家到外地去上大学，母
亲为我准备了大包小包以慰乡愁。在母亲心
中，我仍是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孩子。大城市
生活不易，学校是个小社会，学习之余同样得
处理好和室友的关系，甚至这人际关系的重
要程度堪比中学大考。我生活得小心翼翼，
早出晚归间凭借自己的热情和善良渐渐收获
了一群好朋友。晚上，我志得意满地将生活
一一与月亮汇报，她还是那样柔和，仿佛是在
夸赞我做得好，又在告诫我不要得意忘形，这
条路还难着呢。看着月亮，就好似回到了家
乡，回到了母亲身边，让我格外安心。

丈夫是我的同校学长，我们相识在学生
会。一次排练过后已月上柳梢，他担心我怕
黑，一路腼腆地送我回宿舍，不善言辞的他与
我尬聊，讲着他刚进学生会时候的挫折与坎
坷，慢慢地，月影下我俩越走越近。我真切地
去发现他的优点，一点点敞开心扉，发现他的
好。当我羞红脸把小女儿心事统统告诉月亮
时，她欣慰地笑了。

一窗月光忆流年。如今的月影下，是我们
一家三口牵着手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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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十五岁，本该上初三的我，留级复读初二。在老
师眼里，我不仅是个学习不开窍的差生，而且是个经常闯祸
屡教不改的坏孩子。青春期，在我不成熟的小脑瓜里，装满
了躁动不安、狂放不羁的神经和细胞。歌厅里有我K歌的
豪情，迪厅里有我潇洒的舞姿，溜冰场上也有我如风的身
影。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有同校的，也有社会上的，《古惑
仔》《纵横四海》《英雄本色》，这些电影里的哥们儿义气、混
迹江湖社会的精神，正是我们无比模仿和渴望的。当年的
自以为是骄傲自负，如今回想起来实则浑浑噩噩，然而，谁
的青春不迷茫？

如此迷茫的青春里，父母亲戚苦口婆心的劝说或者强
硬压制的管束，都是浮云。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却坚持喜欢
一个处处优异的女孩。这个女孩家境好、形象佳、成绩优
秀、多才多艺、个性随和，老师同学家长都喜欢，众星捧月。
站在座位上朗读高分作文的她，学校文艺汇演的舞台上的
她，身上好像闪耀着某种特殊光环，吸引着我的目光，但我
只敢躲在小小角落观察她，仰视她。

中考，毫无意外，考得不好，但职业高中的分数线也没
能够到，是我没料到的。眼巴巴看着同学们上中专的上中
专，上高中的上高中，我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但我
心想，这段坚持的暗恋却该有个纪念，不让青春留下遗憾。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门口不远，我终于截住女孩儿，脸火
烧，深埋头，鼓足勇气，“我喜欢你。”“你瞧瞧自己成什么样
子！”女孩扔下这么冰冷一句话，还没看清楚她脸上的表情
呢，她已单车如飞，只剩下我一行泪的背影。

差离职业高中几分的分数，要用 3300 元的费用来补
偿。3300元，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
也够我父母伤透脑筋了。在那个酷热难耐的暑假，爸妈过
上了四处借钱的日子。他们白天得上班，晚上匆忙扒上两
口饭菜，挂着汗滴出门去向亲戚朋友借钱，每天晚上，都要
把借来的几块几十几百的钞票数上好几遍，念叨还差多少
钱，还有谁可以去借。开学前几天的一个夜晚，爸妈兴高采
烈地冲回家，“涛儿，涛儿，快来数数，今天应该能把钱凑全
啦！”细细一数，果真3300块钱。忽地，热乎乎的水滴在我
手上，那是妈妈的眼泪。在那些借钱的艰难日子里，妈妈没
有哭，而现在，却……爸爸用一只粗糙的大手来回抚摸妈妈
的头发，“别哭了，涛儿有学上啦，你就放心吧。”爸爸拿出一
本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借款情况，小到几块多到几
百，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爸爸认真记下今晚借钱的账
目，边说：“涛儿，一定要记着这些亲戚朋友，以后要好好谢
谢他们。”

现在的我，四十岁，经营两家餐饮店，生意红红火火，可
以说小有成功吧。

有人说，青春里，遇到挫折越早，懂事越早，长大越早，
成熟越早。似乎不错呢，泪，好像一下子让我成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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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农人忙碌起来。我多次劝父亲放弃种田，可
父亲不同意，说农民不种田还能干什么？我劝不过父亲，只
好作罢。

家里的地在山间，高低不平，还不能连成一片，机械耕
作不能成行，只能靠牛犁地。春耕开始了，父亲先是喂饱了
牛，然后牵着牛上山。父亲是劳作的好把式，在地头，牛在
父亲驱赶下来回在田间犁，不一会，田间会翻出一片片犁
花，像地头生出五线谱，也像大地生出的花来，带着泥土的
味。翻出的犁花，在阳光闪着光芒，透着幸福的希望。劳作
一个小时左右，父亲总是停下活来，让牛休息，给它喂点草，
喝点水。父亲说，牛和人一样，它也累，休息好才会干活好。

说起犁花，当然是牛在水田犁出的花最美。父亲将牛
套好枷锁，将手中柳条轻轻一挥，牛便气宇轩昂向前走，一
片片犁花便在田间生长出来，那黑黝黝湿漉漉的泥土，便随
着父亲犁铧的尖口翻开，一朵朵光滑的犁花便在水田中盛
开。一道道水花顺着父亲的脚向前移，伴着犁花生长，好一
幅活生生的春耕图。犁花盛开时，后面跟了不少小鸟，细细
看看犁花有小虫没有，运气好的话，一只鸟儿可以抓到好几
只虫子呢。小鸟也不客气，嘴上衔着虫子直接站在牛背上
慢慢享受起来，也不管牛儿愿不愿意。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许多农人对田间的鱼儿、黄鳝等
不稀罕。不过，父亲却喜欢田间这些野味。父亲犁田时，抓
到的鱼儿、黄鳝顺手放在田埂一角的水桶里。春耕好几天，
父亲会抓半桶这些野味。父亲舍不得吃，总是打电话让我
回家吃。父亲用这些鱼儿做汤，用黄鳝炒萝卜干，这些熟悉
的菜肴，是我的最爱。工作的地方离老家不远，我总是回家
和父母好好吃一顿，共享幸福时光。

时光走远，父亲不再年轻，但父亲依旧用双手编织美好
生活。他说，“这辈子没什么出息，只能跟土地打交道。”我
说，“爸，你很有出息，你是真正的男子汉。”一句话说得父亲
特别感动。其实，父亲靠种田种地，支撑一家人的生活真不
易，还供养我上学费用。我得感谢父亲。

春暖时节，山上的许多花开了。母亲突然问我，什么花
最好看。我说，山间的花再好，也比不过父亲犁出犁花好
看。一边的父亲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清晨，我沿着熟悉的红砖人行道去地铁
站。一向总是低头走路，可是这个平常的清
晨，我不由得抬起头，是因为那些花。

红砖道旁边是一条很宽的马路，道中间有一
个不起眼的寻常绿化带。我一周里总有四五天，
差不多是十多个来回从旁边经过，但几乎不曾留
意绿化带里的草木，印象里总是枯萎的样子。

这个清晨，那些或粉红或浅红或深红或
淡紫的花像从天而降一般，把那绿化带照耀
得华丽丽的，眼神和心思不由得跑了过去。
由惊讶而驻足，隔着马路，看绿化带里从天而
降的花，发现竟是到处都可见到的寻常植物，
不过是桃花、榆叶梅、丁香花这些。

可是依然惊讶，仿佛第一次认识它们一
样，它们原来这样美，如锦缎一样华丽，如星
辰一样耀眼。而它们的华丽耀眼又是那般的
安静，有人世的欢喜和热闹，有天空的广，湖
海的深，大地的厚。这些花也像平凡生活中
的一些人，就像我认识的卖糖葫芦的老沈。
我们都叫他沈大爷。

沈大爷在老街上有个小小的几平米的店
面，他只卖一样吃食，糖葫芦。刚来此地时，
跟朋友一起到沈大爷的店买糖葫芦，觉得这
老头朴实可爱，还挺有个性，也替他担忧，不
像会做生意的人。朋友笑了，说沈大爷的店
开了十几年了，这里的人都知道他做的糖葫
芦好吃，很多人跑很远还专门来呢。

尝了尝，味道果然不错。这之后，我就经
常跟朋友去沈大爷的店面买糖葫芦。慢慢地
发现，沈大爷的糖葫芦之所以受欢迎，是他做
糖葫芦的食材非常讲究，力所能及选择品质
上乘的，制作程序也讲究，此外，还有他待人
的那份热诚，他脸上总是带着神采奕奕的笑
容，让人觉得欢喜亲切。

那天，我沿着河边漫步，隐隐地听到悠扬

美妙的二胡声，及至往前又走了百余米，咿咿
呀呀的二胡声愈加清晰。转过一丛竹子，就
到了广场，二胡声也找到了源头，竟是卖糖葫
芦的沈大爷演奏的。

只见沈大爷坐在一棵盛开的白玉兰树下
专注地拉动着二胡琴弦，那滑出的乐调一会
儿如溪水一样轻快，一会儿又似黄昏的林子
一样沉厚静寂。他也穿着一身白衣，和那莹
白如玉的玉兰花相得益彰，那一朵朵白兰花
如一只只白蝴蝶在幽清的早晨飞舞着，飞舞
在属于自己的春天的枝头。

再看花树下的沈大爷，此时，分明也成了
一只快乐飞舞的蝴蝶，正以音乐的方式飞舞
在他人生的春天。

我站在广场边上一棵海棠树旁静静听，未
敢上前打扰沈大爷。一曲终了，我边为沈大爷
鼓掌边走过去，沈大爷这时才看到我，似有些不
好意思地笑了，说，见笑了，见笑了。我忙摆摆
手说，您谦虚了，您的水平堪比大师了。沈大爷
说，不过是小爱好，年轻时就喜欢，一直放不
下，这会儿清闲，就来练一会儿。

这时，广场上来了几个游人，忙过来问沈
大爷刚才的乐曲是不是他拉的二胡。沈大爷
望着他们轻轻点点头。那几个游人纷纷赞叹
太好听了，想请沈大爷再奏一曲。

沈大爷脸上漾起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愉
快地坐好，准备为几个偶然相逢的知己演奏。

那一刻，我心中暗想，每个人都拥有诗
意。平凡的我们，日复一日过着平淡的生活，
也许平静快乐，也许幸福轻松，也许辛苦疲
累，也许伤心委屈，也许愁云惨淡，但人生总
有这样的时刻，总可以花一点时光做一些喜
欢的事，喝一杯清茶，看一会儿云，听一首曲，
读一本书，画一幅画……这些看似无用的闲
情，却是一个人的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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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停了，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了笑
脸，被雨水“打”过的油菜花，在秸秆上竞相绽放。

车一停下，我没再犹豫，背着相机，随县
作协朋友径直到高邮·湖上花海，赴一场向往
已久的油菜花之约。

油菜花在乡下一点不稀奇，田野上，房前
屋后，甚至河边及沙滩上都有它们灿烂的身
影。但万亩油菜地连成一片，齐刷刷地开着
花，就像一片浩荡的花海，在乡下还是难得一
见的。

漫步湖上花海，这里的油菜块块相连。阳
光下，黄灿灿、亮闪闪的油菜花在秸秆上快乐
地盛开着。我凝望着秸秆上的油菜花，花儿
通体金黄，由四枚花瓣组成，薄薄的、嫩嫩的，
围绕在花蕊身边。手一触碰，片片花瓣及花
粉就会飘散。小时候，一到油菜开花，我和小
伙伴就偷偷地溜到菜地里追蝴蝶，弄得满身
和脸沾满了金黄的油菜花粉，犹如一个个化
完妆后的丑小孩。大人总是严厉地告诫我
们，要爱惜油菜花。

田野上的春风无物可挡，油菜秸秆被刮得
不停地摇晃，油菜地里石板铺成的小路被落下

的油菜花瓣及花粉染成了金黄。我蹲下身子，
拾起几片花瓣，起身奋力朝空中一抛，花瓣飞
舞，犹如一只只金黄色的小蝴蝶，在阳光的照射
下，金灿灿，明晃晃，令人睁不开眼睛。那油菜
花的香气，随风涌来，让人神清气爽。

湖上花海，万亩油菜花，铺天盖地开着，
穿着各式服装赏花人，也是一道美丽的风
景。那些人，一边赏花观景，一边摆出各种姿
势，任花粉缀满衣裤，把倩影留在油菜花海之
中。不少姑娘把油菜花编的花环戴在头上，
油菜花的美，姑娘的美，相得益彰。

油菜花田里还有观光游船。蓝天白云，碧
水游船，在花海间穿行，河边的柳树挂着长满新
芽的枝条，小鸟站在枝条上快活地鸣叫。一群
野鸭紧贴水面不急不慢地在游船前超低空的飞
行。几只白鹭从高空直落水面，瞬间小嘴叼起
一条小鱼，又展翅飞上了天。坐在船上的游客，
不停地用手机或相机拍下这精彩的一幕。

儿时故乡的油菜花曾给我带来无限快乐，
如今，再见高邮·湖上花海的油菜花，那份依
恋依然强烈。明年这个时间，我还要赴油菜
花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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